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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战略

之一，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

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受到

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为显性和直接的表现是

我国依然有一定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

口更多。这些贫困群体的存在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

“短板”，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

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本文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

扶贫价值追求的耦合性视角，探讨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有效之策。

一、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精准扶贫
的意涵与特征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贫困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复杂的动态概念，人

们可以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

进行不同的阐释。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有很好

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1]这个定义清楚地揭示

了贫困的本质特征，指出了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贫

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是人力资本积累的

不足。这是人类对贫困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这些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绝

对贫困人口快速下降，但是，相对贫困问题愈益凸

显，这也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一块“短板”。基于

乡村振兴背景，我们必须对精准扶贫有一个新的

更深刻的理解。所谓精准扶贫，就是在扶贫行动

中，能够基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根据区域发展

背景和差异、贫困群体个体特征及其需求特点，针

对真正的贫困群体，提出更具针对性和长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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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与措施，选择更具适宜性的扶贫路径和策略，从而

从根本上消除引发贫困的病根，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目标。

精准扶贫是我国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提出的更具效能

的扶贫方式，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脱贫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也可为发展中国家扶贫实践提供借鉴作用。精准扶贫理念

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

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精准扶贫特征解读

关于精准扶贫的本质特征，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管

理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这里主要从教育经济

学、经济社会学等层面对其特征进行探讨。

1.扶贫主体的多元性，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在场”作用

考究一下我国既往的扶贫实践不难发现，我国长期以来

的扶贫有一个典型特点，即政府在扶贫过程中起绝对的主

导作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扶贫工

作，但贫困群体自身却只是被置于扶贫对象地位，作为扶贫

客体而对待的。这种贫困治理理念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是扶

贫对象脱贫积极性不高，参与性不强，甚至出现许多贫困人

口将扶贫工作看成是国家和政府“要我脱贫”，而不是“我

要脱贫”的怪象。这种缺乏贫困群体积极参与的扶贫，难以

真正根除贫困现象。

扶贫既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关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经济问题。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

是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应承担顶层设计的重任，并按照科层

原则自上而下逐级推行。然而，在后扶贫时代，即2020后消

灭了绝对贫困以后，仅仅依靠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解决

相对贫困问题还远远不够，贫困群体依然难以真正跳出贫困

陷阱，政府扶贫失灵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如果从乡村振兴

战略的宏大目标实现来看，我们必须树立新的贫困治理理

念。解决政府扶贫治理失灵以及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的

关键便是扶贫对象必须以扶贫行动主体的身份参与脱贫过

程，即贫困群体必须由原来单纯的扶贫客体跃升而为脱贫

主体。这就使得贫困群体具有扶贫过程的“在场性”特点，

如此，就可以促使精准扶贫主体模式向理想化方向发展：政

府、社会组织和贫困对象三元共治。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

过程是精准扶贫理念和模式的重要改变，有利于真正实现

精准、有效脱贫的目标。

2.扶贫目标的多维性，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

阿玛蒂亚·森是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认识贫困问题

的学者，他认为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教育、健

康、饮用水、住房、卫生设施、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必须以多维

视角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即在对贫困对象的识别过程中，必

须同时把经济收入、教育文化、健康卫生、社会保障等多维

指标作为衡量是否贫困的标准，而不只是将经济收入单一指

标作为是否贫困的判断标准。根据多维标准判断贫困，是精

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要真正能够实施精准扶贫，使贫

困群体有效脱贫，关键是必须强化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应

把贫困群体能力提升作为扶贫的靶向目标，这是从根本上解

决贫困群体问题的关键，更是绝对贫困消灭以后，消除相对

贫困和预防返贫现象的根本之策。可以认为，从单一的收入

贫困转变为基于多维贫困要素的综合考量是真正的精准识

别，而把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作为扶贫的关键措施是真正的

精准扶贫，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精准扶贫的优选之策。

3.扶贫措施的联动性，更加注重教育脱贫的关键作用

扶贫需要有关各方协同行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各

行动主体联合行动，形成合力，多种扶贫策略集聚瞄准都是

必不可少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其中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精

准发力更是不可或缺。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各国经

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人力资本解释。为什么具有相

同或者相似特性和发展环境的一些人，他们之间的收入有那

么大的差距，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贫困阶层？主要原

因还是在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及由此所积累的人

力资本的不同造成的。这从侧面反映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贫

困群体脱贫的重要性。所以，根据舒尔茨的理论，对于贫困

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强化其能力建设，将是我国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精准扶贫的重点之策。其中，职业教育和培训

是有效之策，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能够改变贫困群体长期以来

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观念，激发其主动参与扶贫过程的积极

性，又能够提升其改变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

4.扶贫管理的动态性，更加注重脱贫质量的高效高能

在以往的扶贫行动中，更多注重的是通过物质支持、异

地搬迁等措施扶贫。这些模式的扶贫虽然能够产生即时的

扶贫效果，使贫困群体迅速脱离绝对贫困，但由于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的病根，扶贫的持久效应比较差，其直接的表

现之一就是返贫率畸高。有学者对124个贫困村调查测算发

现，近3年来贫困地区平均返贫率为12.9%。有些地区返贫率

更是高达5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接近70%[2]。正因为如此，

返贫治理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

返贫问题严重，表明我国脱贫人口的抗贫能力低，这从

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脱贫措施简单，不够精准，许多措施是治

标不治本。所以，在未来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必将注重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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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通过职业教育和培

训，加强对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促进其综合素

质的提升，提升创业发展能力。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价值追求
的耦合

从根本上消除贫根，促进贫困群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而职业教育和培训

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属性，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中具有独

特的作用。

首先，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源开发，促

进技术资本积累，是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从人力资本角度

分析，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包括了贝克尔所认为的知识、技

能和体能，涵盖知识、技术、信息、能力等；另一方面，与人

力资源开发相关的还包括人力资源的健康、体能、智能、态

度与价值观等内容[3]。职业教育和培训最本源的属性与功能

便是赋予劳动者职业技能，使之具有就业或者再就业所需

的职业技能，而这既能使贫困群体实现立竿见影的增加收

入，消除绝对贫困的近期目标，又能够打破贫困与低素质的

恶性循环，并终结贫困的代际传递，而这正是精准扶贫根本

的价值追求。特别是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终极效果来看，由

于其能够使贫困人口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资本的积累，故

而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最为稳定的根本性扶贫，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扶贫。此外，通过职业教育和

培训还能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市或者农村二、三产业转

移，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其次，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促

进能力资本建设，是精准扶贫的必选之策。在2020年前，我

国尚未脱贫的5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将主要是通过产

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方式

脱贫。这种开发性扶贫具有明显的发展性，而这其中职业教

育和培训是关键，其他各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职

业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因为在这些开发性扶贫过程中，只有

当农村贫困群体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强了自我职业

发展能力，具有创业意愿和基本能力，才能实现产业扶贫、

劳务输出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政策的目标要

求。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职业能力是反贫困

战略的必然选择；而且，只有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

困群体的能力资本，才是促进贫困群体永久脱贫的根本之

策，这正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涵和根本的价值追求所在。

再次，职业教育和培训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

促进心理资本提升，是精准扶贫的至高追求。贫困群体之所

以贫困，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需要引起重视的

是，部分贫困群体存在的精神贫困影响了贫困群体脱贫的积

极性，也导致了“安贫”“争贫”怪象的发生。一些贫困地区

之所以难以脱贫、返贫高发，国家的扶贫政策之所以难以奏

效，根源就在贫困群体没有强烈的脱贫意愿。精准扶贫追求

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要丰富贫困群体的心理资源，其

核心理念是倡导自我成长与自我发展，促使扶贫对象自信、

自立和自强，提高其社会参与、社会融入的机遇和能力，从

源头上实现脱贫的发展目标[4]。所以，精准扶贫注重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和心理资源的富足。

精准扶贫的这一目标追求，恰恰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核

心内容之一。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贫

困群体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其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等；另一方

面，由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重视贫困群体的精神生活，强调激活

其积极心理品质，使生活于其中的贫困群体具有满足感、幸

福感，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所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对

贫困群体进行精神扶贫，可以助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或者

提升扶贫效能，由此看出，两者的目标与内容高度吻合。

综上所述，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目标及其

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吻合性特征，建立两者高度契合发展的

内核体系，以系统耦合理论将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精准扶贫统

一架构，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及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不失

为我国扶贫过程中的精准之策。

三、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路径与策略

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本源功能与精准扶贫的目标追求高度

契合，因此，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实践中，要能有所作为，就

必须探索合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之路，有效的发展之策。

（一）以扶贫理念转变为突破口，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

精准扶贫效能

理念转变是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成效的重要前

提。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实践中，必须对职业教育和培训

本质及其功能定位有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与精准

扶贫思想相吻合的发展理念。

其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职业教育和培训

在扶贫实践中具有多重功能，但人们往往更重视其经济功

能，强调通过对贫困群体技术技能的教育培训，促进就业，

产生即时的经济收益提高之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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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所追求的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中，以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为目的的“工具性”特征。在这种扶贫理念指导下，

人们往往更多地将职业教育和培训目标集聚于短期的消除

绝对贫困，而这容易造成返贫现象发生，难以实现可持续性

的脱贫。与此不同的是，以贫困群体为中心，注重贫困群体自

我能力建设的扶贫，则具有明显的“发展性”特征。这是职

业教育和培训追求的更高的扶贫境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的教育扶贫，更倡导其扶贫的“价值理性”职能，强调人自

身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以，教育精准扶贫不仅是一

项技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更涉及思维理念、价值取向等观

念层面，是一个“价值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的过程[5]。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精

准扶贫理念的系统性特征，因而，有利于提升职业教育和培

训扶贫的整体价值。

其二，从“显性扶贫”到“隐性扶贫”。精准扶贫的重要

目标指向不仅是要尽快消灭绝对贫困，而且，要从根本上消除

贫困的病根，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发生，有效预防或者

减缓相对贫困的发生。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显性能力扶贫”

到“隐性能力扶贫”的阶梯未打通，容易跌入“贫困黑洞”，造

成代际贫困。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对贫困人群进行能力

塑造，需要通过全方位和系统化的赋权激发其内驱力，将能力

提升内化为其自我认知[6]。所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扶贫行

动中，必须转变长期以来单纯重视贫困群体技术技能等基本

能力的养成，而应在培训职业技能的同时，注重贫困人口心理

资本的积累，注重贫困群体现代职业精神、创业精神的培育，

注重心理潜能的激发，形成贫困群体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其三，从“技术培训”到“赋权提能”。舒尔茨将贫困的

根源归结为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其人力资本理论第一次使人

们对贫困的认识从外部环境转移到人的主体环境上，凸显了

人在扶贫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阿马蒂亚·森则从政

治学角度对贫困进行界定，引入能力贫困评价方法。笔者认

为，要提升扶贫效能，就必须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要转

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就是提高人们技术技能

的固有思维，形成对受训者“赋权提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理念。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等为主的服

务，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水平，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

赋予所有贫困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能力，使

之具有自由自主决策与发展的能力。无疑，通过对贫困群体

“赋权提能”，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最终达到治理贫困的目的。

其四，从“阶段培训”到“全程培育”。这主要是指不能

把职业教育和培训目标仅仅停留在阶段性的短期目标，而应

该将促进贫困群体脱贫看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教育供

给过程，要把对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由“培训”向“培育”转

变。也就是要从目前的主要针对贫困群体短期的职业技术

技能培训，转变成为贫困群体提供长期的全程教育服务，由

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乡村精英；特别是在后续的教育服务

中，要基于信息技术等手段，强化跟踪指导服务，及时解决

扶贫对象在未来创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指导和鼓励

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克服创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挫

折等，直至其具有了自我发展能力，能够有效防止返贫现象

的发生，取得创业的成功。

（二）构建面向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支持体系，重点聚焦弱势群体

贫困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之一，而贫困群体

之所以贫困，正是由于其人力资本的缺失。《中国农村贫困监

测报告2015》显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参加非农技术

培训的比例仅为10.6%，最高的新疆也仅为22.2%，而西藏、

海南、黑龙江、吉林分别只有0.1%、3.0%、3.2%、3.6%。所以，

构建面向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是促进贫困

群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之策。这一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县域整体架构。总体上说，我国贫困现象逐渐显现

出集中与分散共存的特点，或者说散布、集中于县域范围内。

因此，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构建面向贫困地区的农村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树立县域整体的理念，统筹考虑

相关教育培训资源的布局及统筹使用问题。这里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必须加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建设，

必须强化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在扶贫中的主体作用，形成以县

级职教中心为龙头，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或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

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要加强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和

资源的整合工作，统筹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调研，形成与

精准扶贫相对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为所有贫困群体提

供充分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其人力资源开发。

其次，靶向相对贫困。面向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必须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但是，考虑

到我国贫困的现状以及精准扶贫的目标指向，基于乡村振

兴“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未来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支

持体系的构建，必须更多地考虑满足消除相对贫困的需求。

自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以来，脱贫取得明显成效。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

人；农村贫困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6年的

4.5%[7]。因此，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虽然是艰巨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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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与此同时，尽管按现行标准衡

量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在快速下降，但相对贫困问题日益

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14年，农村

20%高收入组、20%中等偏上组、20%中等组、20%中等偏下

组、20%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分别为23947.4元、13449.2元、

9503.9元、6604.4元、2768.1元，高收入组分别是其他收入组

的1.78倍、2.52倍、3.63倍、8.65倍[8]。由于相对贫困具有相对

性、动态性、不平等性和主观性等特点，因而，要改变越来越

多的相对贫困现象，则不是低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所能完

成的任务，需要建设更为发达的、多层次的、有利于贫困群

体能力提升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其中，纵向贯通、校企

协同共育是该体系的显著特征。

再次，关注弱势群体。以妇女、残疾人为主体的弱势群

体是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弱势群体之弱，关键在于他

们由于性别角色以及生理缺陷等缘故，致使所受的教育培训

以及发展机会严重受限，由此导致其成为贫困群体。残疾人

是贫困群体中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返贫率最高的

群体。我国8500万残疾人中70%左右生活在农村，其中尚有

1230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未能实现脱贫，占同期农村贫困群体

的17%，其返贫发生率高达10%，超过同期全国农村7.2%的

贫困发生率[9]。农村贫困女性化现象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2014年我国贫困群体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农村7017万贫

困群体中妇女占45.8%，且具有典型的多维贫困特征，主要

表现为教育、健康、权利的剥夺[10]。

因此，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精准扶贫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特点，积极开展基

于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需要及其特点的调查研究，

主动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侧的改革，为弱势群体提供

公平、优先、优质、便捷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权利和机会，促进

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为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最后

一公里”扫清障碍。

（三）精准定位和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功能，重点

培育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新型职业农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

基于消除相对贫困的需要，积极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功

能定位与发展重心，以有效促进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

1.积极拓展服务功能，高度关注转移人口“贫民化”现象

未来我国农村社会贫困现象将会呈现出新样态、新特

征，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积极应对，主动进行供给侧服

务功能定位的转变。一是应将职业教育和培训由原来的主要

为贫困群体提高职业技能，帮助消除绝对贫困，向进行多层

次的继续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群体动态适应能力，以

及应对相对贫困转变。二是未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要注

意能够促进贫困群体经济收入增加，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更

要注重贫困群体自我能力的提升，为贫困人口脱贫以后实现

自身可持续发展积累丰厚的“三维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心理资本）。三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扶贫应从主要瞄准农

村贫困群体，向同时关注和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后的

城乡贫困群体脱贫转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部

分贫困人口发生了空间转移，另有部分转移后的人口沦为新

的城市贫民。这种新的贫困现象的出现，给职业教育和培训

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为此，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基于我

国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的必然趋势，积极关注、瞄准城市

贫困群体，使职业教育和培训在预防和解决城市贫民问题中

能够主动作为。

2.培育乡村精英，引领贫困群体跳出“贫困陷阱”

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

职责，也是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和现代农业“后继乏

人”的关键；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乡村精英尤其值得高

度关注。乡村精英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是农村社

会的骨干力量，在乡村振兴尤其是助推贫困群体跳出“贫困

陷阱”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有研究者通过对S省三个贫困村的

组织化贫困治理实践的调查表明，建立农村精英带动、一般

农户支持、贫困农户参与的农民合作组织，是贫困人口成为

反贫困治理主体力量的有效途径[1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

村精英感知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机遇，他们能够率先开始并

运用自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带领贫困群体创

业发展，扮演着先行者和带领者的角色。职业教育和培训理

应主动瞄准农村社会这些少数的精英阶层，通过相对系统

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素养，尤其是培养其

领导素养、公益服务意识和精神，由此引领所在地区的贫困

人口创业发展，跳出“贫困陷阱”。乡村精英在精准扶贫中的

重要作用在于启发贫困群体的脱贫自觉性，并积极组织贫困

群体创业，发展新业态。在乡村精英培育中，地方高职院校

尤其是涉农高职院校以及县级职教中心，可以结合区域产业

特点、特色，贫困群体状态以及乡村精英组成特点和需要，

开展相关的专业或进行长短结合的多层次培训。

（四）坚持以能力扶贫为导向，促进贫困群体自我赋权

提能

1.能力导向，注重贫困群体“三维”资本积累

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给予贫困群体一定的职业技能，可

以促进其就业，提高收入，摆脱绝对贫困。然而，要使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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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真正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频发，

职业教育和培训就必须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加强对贫困群体

的能力建设。有学者认为，贫困是个体在经济资本、社会关

系资本、人力资本上低水平互动的结果[12]。心理准备不强更

是导致贫困群体自我能力建设动力不足的关键。所以，职业

教育和培训在面对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必须深刻

理解“三维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贫困

群体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并在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设计

以及教育培训模式构建时，注重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提升贫

困群体的可持续脱贫能力，提升脱贫的质量。

2.启迪民智，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发展动力

在我国长期的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很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扶贫过程中贫困群体的声音微乎其微，

其公共形象往往被约定俗成地作为被救助者、受益者和表

达感激者，贫困群体的生活世界、认识世界里的信息往往被

忽略或者被过滤掉，贫困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主体性

受到忽视[13]。人们虽然认识到了贫困群体在反贫困中的重要

作用，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贫困群体依然是被动“在场”，其

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张扬。第二个问题就是重视

物质扶贫，忽视精神扶贫。物质扶贫是扶贫起始阶段不可或

缺的手段，在我国扶贫过程中曾经也确实起到过作用，但其

负面效应也日益显露。在一些贫困人口看来，扶贫是国家的

事，政府面对贫困群体不会“见死不救”，如此就使得相当

一部分贫困人口产生了等、靠、要的心理，这有悖国家扶贫

政策的初衷。由于扶贫靶向的严重偏移，扶贫政策的效力自

然大大下降，特别是还助长了部分受助贫困群体，长期不愿

放弃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红利的风气，甚至为了继续享用这些

无本有利的政策，往往还瞒报收入、不愿脱贫，以贫为荣。

另外，从扶贫对象角度看，只有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真正

“在场”，主动参与扶贫过程，才能有效解决贫困治理问

题，所以，贫困群体作为主体参与，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义

和关键。正因为如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激发贫

困人口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

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14]。

在我国的扶贫行动中，应该坚持和尊重贫困群体在脱

贫攻坚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迈向一条以贫困群体为中心

的内生性发展道路。也就是说要在扶贫行动中，强化贫困群

体的主体作用，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和培

训，可以启迪民智，让贫困群体真正认识到精准扶贫战略是

一次拓展他们生存能力和增强发展能力的重要机会[15]。当

然，由于贫困群体的差异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职

业教育和培训扶贫过程中，必须基于贫困群体的不同特点进

行差别化激励，让所有贫困人口都能走向扶贫的前台，成为

脱贫的主体和主角，最终真正实现由输入性扶贫向内源性扶

贫转变。

（五）基于个体特征和需求差异，精准设计和提供更具

适宜性的培训方案

研究表明，贫困群体正是由于教育贫困造成了其缺乏跳

出贫困陷阱的能力。所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必须充分

考虑目标扶贫群体的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精准识别贫困群

体个体特征，研制个性化培训方案。也就是在组织贫困群体

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时，不再将所有受助群体都视为同质

化的培训对象，而是结合农户各自的差异化条件，对农户需

求进行精确定位，增强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分别提

供更具针对性、适用性的技术培训服务[16]。如“90后”和部分

“80后”中存在的贫困群体，可以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

培训，加强创业教育培训，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另外，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教育基础的贫

困群体对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差异，开展相应的培训。有

关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贫困户对培训的意愿和要求不

同。60岁以上贫困户的需求类型首选是生活保障，比例高达

67.2%，而获得劳动技能培训的需求仅为17.8%；50~60岁贫

困户的生活保障需求较60岁以上的明显降低，对劳动技能培

训的需求为26.4%；50岁以下的贫困户对劳动技能培训、发

展特色产业和贴息贷款用于生产的意愿分别为37.3%、35.1%

和20.5%，均高于50岁以上两类贫困户对这三者的需求[17]。

这些个体需求的差异性正是制定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的根

本依据，只有建立在贫困群体有效需求基础上的职业教育

和培训，才会受到欢迎，并产生积极的培训和扶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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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ing Short Boar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Pursuit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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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poor groups is the“short board”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presence”role of the poor groups, the ability building of the 
poor groups, the key role of education in poverty overcoming, and the highe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overty overcom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 capacity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groups, so 
it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futur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ust take the concep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construct a support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oor groups; cultivate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with rural elites as the core; adhere to the ability-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e self-empowerment and capacity-raising of poor groups; precisely design the training programs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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